
《晋书 •苻坚载记上》：

“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

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大检史官，

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

《资治通鉴 •晋纪二十二》

“威知王猛之贤，常劝坚以国事任之，坚谓猛曰：‘李公知君，

犹鲍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处置李威，苻坚左右为难，伤透脑筋，苦

不堪言，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他相信母亲所言，李威就是

自己的生身之父，自己就是其亲生骨肉。母亲不可能在这样事关

名节、影响王位之事上错认。强太后既然敢于以此威胁母后，定

然也知道一些秘密，不至于全都凭空推测。他不能也不忍处死强

太后绝食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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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她毕竟是太后，在臣工中根基深厚。何况自己从他儿子手里

夺了帝位，如今又不得不与她的几个反叛之子作战。如若将事情

做得太绝，不但易陷自己于不仁不义，将来在青史上也亦难超生。

不过对强丽终究还是有些办法，难办的是对李威究竟应该如何发

落！他与母后之事即使不被强丽泄露，早晚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届时自己这个天王脸面何在！更加严重的是，若强太后之子们公

开以苻坚乃李威之子相煽动，自己的王位宝座必将剧烈动摇！但

是，李威又绝不能死，可一旦处死了李威，他必将会失去母亲，

更何况他还是自己的生身之父！思前想后，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大

秦社稷稳定，他不仅绝对不能承认这个关系，还必须让李威永远

不再和母亲在一起，以免被人怀疑而构成威胁。比起大秦社稷来、

比起自己要统一天下的抱负，这些代价不能不付！

为此苻坚情绪恶劣，心事重重，苦恼至极，他唯恐外界有

什么风言风语，深感必须尽快将此事了结。他派专使日夜兼程到

五六百里外的蒲坂前线把王猛紧急召回。正在督战的王猛知道苻

坚必有十万火急之事，只用了半个时辰交代军务就立即动身星夜

赶回长安。疲惫不堪的王猛一进太极殿东书房，就见苻坚面色苍

白，精神不振，心绪恶劣，为当年梅月被夺和梅月殉难后所从未

见。王猛叩见天王后，苻坚就屏退左右，垂头丧气地久久不语，

王猛也不便动问。过了好一会儿，苻坚终于将母亲与李威有私之

事告诉了他，问王猛该怎么办，却隐瞒了李威其实是自己之父     

一事。

听苻坚一说，王猛惊讶万分。他原以为若非晋军利用秦军主

力平叛之际突然攻秦，就是陇西发生动乱，威胁长安，要自己赶

紧去收拾局面。哪里想到竟然会是这样！按说，太后与人有私固

然有失私德，有损天王与朝廷脸面，不过知者极其个别，只要处

置得当，阻止影响扩大，也不难办。事关太后私情，男方又是天

王舅爷、自己好友，尤其是碍于君臣界限，王猛也不便深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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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王怎么会惊慌如此？他怔怔地看着苻坚，一时无语。忽然他

心中冒出一个念头，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莫非……怪不得他觉

得苻坚有点像李威。民间本来就有儿子像舅之说，虽然那是亲舅

而非表舅，不过近亲表舅像些也合乎情理，所以过去并没在意。

现在看来天王可能就是李威之子，所以此事才会如此难办。不过

这毕竟只是推测。于是王猛道：

“陛下问计天下事，猛责无旁贷，不惮浅陋，知无不言。此乃

陛下家事，猛不敢妄言也。”

苻坚似乎有点失望地看了看他，沉吟了一会儿无奈地说：“如

今朕之家事已成天下事，且已经有碍天下事了，请景略为朕谋。”

看着苻坚非常痛苦的样子，王猛深感同情。莫说天王，就是

在寻常人家，也是性命交关、名誉扫地的大事。这是十年来苻坚

对自己最信任之举，自己必须为他想出个好办法来才是。他搓着

手反复思忖沉吟，感到还是不宜把话说得太直白。于是道：“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以陛下之力，如何处置，岂非易如反掌？”

苻坚一听就明白王猛之意，皱着眉头连连摇头说：“朕不忍杀

良臣勋旧，何况还是舅爷。此议大不妥。”

王猛其实是想试探苻坚的底线，听他的回答，王猛更加相信

苻坚就是李威之子。他感动地说：“陛下仁义慈孝，猛不胜钦佩之

至。”他顿了顿道，“既如此，陛下何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哦！如何化了？”苻坚急忙问道，那个“了”字特别重，

“请道其详。”

本来王猛只想启发一下苻坚，毕竟自己实在不能说得太过具

体。因为此事至少涉及天王母子的生离死别。现在他被逼得无可

奈何，只好说：“无非是杀、关、徙三法而已。既然不能杀，只恐

亦不宜关，则让其出任封疆，无诏不得回京可也。”

“嗯？”备受内心煎熬的苻坚顿时眼睛一亮，咬着嘴唇想了

想，连连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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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良法，苻坚赶紧到坤秀宫见母亲。苟青天天盼着儿子来，

她见苻坚脸色比较平静，心中就踏实了一些。苻坚说：“舅爷必须

即日离开长安，永不回京。”

自从此事被捅破以来，这几日苟青已经想过许多可能，她知

道儿子从小仁义，断不至于杀害自己的亲生父亲，因为那就意味

着母亲也会随其一起去死。她想也许儿子会设法把事情隐瞒下来。

自己今后也会更加小心，让事情慢慢过去。因此苟青一听苻坚此

言大吃一惊，说：“舅爷就是乃父，怎能让其永不回京？”

苻坚板着脸说：“儿臣之父乃大秦故东海王丞相苻雄，绝非别

人！此事儿臣已经打定主意，母后不必再言。”

苟青看着背过身子去的苻坚，知道儿子从小确实就是“坚

头”，打定主意后轻易不会改变。她也理解儿子的难处，毕竟他是

天王。如果父亲变成李威，则天王的王位就不合法，将来意图夺

取皇位的就不止苻健后人，苻氏其他各支中也难保无人觊觎，朝

廷必将大乱，她们母子甚至可能性命不保。她想过，只要自己能

够和李威在一起，别的什么都可以放弃。于是说：

“好吧，此事我依你。只是有一事你必须依我！”

“何事？”苻坚回过身来，警惕地看着母亲。

苟青平静地说：“按照氐人习俗，女子夫死可以再嫁。即使汉

人女子再嫁亦无不可，蔡文姬即是。我与李威结婚，随李威戍边，

永不回京。”

“此事万万不可！”苻坚一听眉头紧皱，急忙摆手道，“母后

乃太后，岂能再嫁？此事断然不可！不可！”

苟青生气地责问儿子道：“为何太后就不可再嫁！祖制并无此

规定……”

苻坚急忙打断她说：“此事无关祖制。太后应作天下人表率，

不可与平民相提并论。自古以来绝无太后再嫁之事……”

“那我宁可不当太后！”苟青怒气冲冲地大声打断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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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体谅王儿身份所限，不能认生身之父，不能让母后再嫁，我能

够理解。但王儿也要体谅母亲之情、之难。大秦为我氐人所建，

为何处处非要照汉家规矩办？华夏文明，佳者从之，弊者改之。

太后改嫁，宜从我始！” 

听着母后句句掷地有声之言，苻坚深为惊讶，一时哑口无言。

从道理上说，他不能不承认母亲说的有理。但生活是生活，常理

归常理，生活并不总依常理而行。何况自己乃大秦天王，王言即

理，即王法。尽管苻坚心中也明白自己实际上是强词夺理，但是

只能如此。太后再嫁，天下人将如何看待自己这个天王！他心情

极其沉重地说：  

“请母后原谅儿臣不孝，儿臣忠孝不能两全。大秦社稷姓苻。

母后如若改嫁舅爷，则必将传闻乱起，天下震动，后果不可收拾。

儿臣处置此事若有些许差池，那就绝非一两人之死，而是立即内

战之火遍及全境，不知又有多少人将人头落地。不但舅爷、母后

与儿臣夫妻子女性命难保，而且必将祸及儿臣众多心腹臣工，有

些恐将灭族。儿臣恳请母后以大局为重，不再提此事。”

他知道母亲不是普通的皇宫女子，对政治并非无知不懂，就

说：“恰好凉州刺史张天锡叛乱，儿臣决定派舅爷为使持节、征西

大将军，统率吕婆罗、王鉴、吕光、陈翊等十万大军前往平叛。

克期出发。”

苟青一听陈翊也去，心中感到些许安慰。她知道陈翊乃李威

旧部，李威对他有恩。陈翊如今是朝廷禁军主将之一……想到这

里，她忽然又紧张不安起来，她想到儿子派陈翊去是不是要监视

甚至趁机杀害李威？历朝历代为了皇位，骨肉相残之事多有……

她脸色骤变，对苻坚厉声说：

“你舅爷此去不能出任何事情！如果你舅爷被杀，不论是死于

张天锡之手，还是被你派人所杀，我都会自杀！”

苻坚慌忙低头拱手道：“母后想到哪里去了，儿臣怎么会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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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爷！我之所以把陈翊等人都派到舅爷身边，就是为了保证他绝

对安全。母后是大秦太后，必须为大秦而活！”他想了想，尽管

他方才已经说了李威此去“永不回京”，不过他觉得母亲刚才想的

是再嫁同去。所以还是要与母亲再强调为好，从一开始就断了她

的幻想，免得日后她再没完没了地催促自己将李威调回来。

“舅爷此去必胜。儿臣决定命舅爷任西凉大都督，兼顾经营西

域，不再回长安。请母后原谅。”

果然苟青一听此言面色煞白，嗫嚅了一会儿才说：“母亲只

有一件事情求你，你务必答应。”苟青语气虽然和缓却态度坚定地

说：“你舅爷出征前让他来与我辞别。”这时她声音哽咽起来：“我

知道，这是诀别，”

苻坚紧皱眉头沉吟片刻，低声道：“儿臣遵命。”

几日后，人明显消瘦了的李威来坤秀宫与同样憔悴不堪的苟

青辞别，两人都没有说此事本身，但是都明白此即永别。两人先

是尽情鱼水之欢，精疲力竭之后，李威说：

“我一生征战无数，无论功勋、官爵均已极品。尤其是得到

你之爱，乃人世间最大之幸福，于愿已足。战事无情，瞬息万变，

祸福难料。即使此次不能归来，你也不必悲伤。你我应得之物已

尽得，此生无憾。”

苟青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不许说此不吉之言！你一定不能胡

思乱想，你死就是我死！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她想了想，又说：

“坚头毕竟是你的儿子，他早晚总会回心转意，我也会千方百计设

法让你回来。只是时间恐怕会长些。”

那日邓羌带领王猛一行去察看一处地形，那是西门与南门城

墙外两三百步处的一个高约三十来尺周长二百余尺的土丘。兴致

冲冲的邓羌说：

“这是个挖地道的绝佳之地，正好挡住敌军视线。现在我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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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将蒲坂团团围住，等于堵住了敌军通道。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挖通地道，悄悄将兵卒送入城中。”

众人都望着王猛，想先听听他的看法。只见王猛在土丘下徘

徊张望，又不时抬头望望，若有所思。邓羌奇怪地问道：“丞相在

看什么？地道口只能选在那边，否则容易被敌人发现。”

王猛仿佛没有听见似的，自言自语道：“这是一座古墓，墓主

非王即公，年代么……不会晚于曹魏，不会早于前汉中期。”

邓羌一脸不快地顶撞道：“丞相要是打算盗墓，那老夫就先回

去歇息如何？”

“哎！老将军误会了。”王猛有些歉意地说道，“我是怕挖地道

一不小心破坏了墓道甚至地宫。非但惊扰了古人，于事不吉，说

不定还挖得不是地方，坏了我军攻城大事。”

“嚯，原来如此！”面露惭色的邓羌连忙拱手道，“老夫愚驽，

请丞相鉴谅。”

“诸位不妨先说说，我再补充。”王猛道。

陈鹤有些担心地问道：“地道那头出口如何保证安全，须得先想

好，否则一旦暴露，我军岂不成了送上门去为人刀俎之鱼肉乎！”

邓羌有些得意地神秘兮兮说：“陈将军不必多虑，此事老夫早

已想过。且随我来！”说罢他就沿着一条曲折小径往上走，王猛与

众人跟了上去。到了土丘顶上，邓羌朝西北方向一指说：“那城墙

后面不远处，是一大片菜地与荒地。出口选在那里，可保无虞。”

众人都看不到城墙后面究竟是什么，仍然有些疑惑。陈鹤不

解地问道：“邓将军如何知道那里是菜地荒地？万一挖通了，却是

人烟杂居之处，还是被人发现，岂不前功尽弃！”

邓羌摸摸短须笑道：“此事老夫岂会想不到？不瞒诸位，老夫

部下有几个蒲坂籍官兵，有些家就在城中。天王让我军攻打晋公

的旨意下达后，老夫就找他们详细了解蒲坂城内外情形，命他们

潜回蒲坂待命。他们有人就住在这菜地一带。只待时机成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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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外合，便一举拿下蒲坂。”

众人皆赞叹道：“邓将军果然妙计多端，我等不如，佩服！”

邓羌见王猛也满意地笑了，心中格外快活。他笑着对大家道：

“老夫这些乃不登大雅之堂之雕虫小技，真正的妙计那还是要看丞

相的神机妙算！”

王猛笑着连连摆手，说：“邓将军动手快，主意奇，妙计迭出。

有老将军压阵，此仗必胜！”

一行人走下土丘后，王猛再一次左右前后地看了又看，对四

周反复打量，说：“此古墓也许是夫妻合葬墓。这个土丘乃地宫上

的封土堆。挖地道时位置不能太低，否则会遇到宝顶顶端厚厚的

夯土层和砖砌的顶盖，或者地宫的金刚墙，皆难以挖通。地道过

了土丘后再往下三尺，然后继续前挖，即可靠近蒲坂西门。”大家

都对王猛的博学啧啧称奇。只听他又说：

“地道急切间不可能挖通，且不能挖得很宽，因此运兵人数

有限。光靠地道送兵里应外合，还不足以对付城内数以万计之敌，

还需想些别的法子才是。” 

邓羌等一听纷纷称是，王猛就是想得比别人高出一筹。

这时王猛只见一个侍卫骑马飞奔而来，气喘吁吁地说：“天王

派郜公公宣旨来了，已在大帐等候。请丞相速去接旨。”

王猛一面赶紧上马，一面顿生一种不祥之感。听了郜酩宣

旨，他虽然说：“臣王猛领旨。”但是郜酩从王猛略显疑惑的眼神

和他迟疑了片刻才说话中看出，他对天王的圣旨似乎有些不大满

意。郜酩深知这两人脾性。王猛大概由于出仕太晚之故，身上总

有股子山野文人的不驯之气，喜怒皆形于色。幸亏是天王好性子，

要是换个皇帝，先不说厉王苻生这样的，就是别人，王猛都不会

这么受宠信。而天王呢，总是仁义当头，有时候又有点仁义过头。

王猛显然是对于天王要他“务必将苻柳活捉回京，绝对不可伤害

侮辱”感到不满。



9 第十一章　太后绝食 

不过郜酩只猜对了一半。王猛对苻坚的这个命令当然不满，

不过圣旨中“尽量智取，避免强攻，减少杀戮，降者免罪” 这十六

个字使他大为开窍。他觉得苻坚不但仁义，而且确实聪明过人。

他想了个主意，和郜酩单独谈了谈，让他请示天王。

在蒲坂城里的苻柳不敢掉以轻心，每日亲自巡视三次，有时

深夜还突击登城视察，凡怠惰瞌睡者皆鞭笞降职。听说王猛亲自

登上土丘窥视，苻柳在最靠近的城墙上观察良久，想来想去，觉

得王猛无非就是想窥探而已。苻柳耐着性子在城内抓紧练兵，还

征集训练了五千新兵。反正早就在蒲坂囤积了大量粮食与兵器，

固守三五个月不成问题。接着派往各地的细作不断传来好消息，

尤其是闻报苻坚西路吃紧，已经加派了三万人前往支援后，苻柳

顿时信心大增，遂派人出城搦战。但是王猛军坚守不出。

接着苻柳听巡逻官兵报告，发现王猛军似乎正在趁黑夜悄悄

撤退。苻柳急命务必核查准确。结果几路细作都报告围攻的五万

军已经悄悄撤走了近一半。而且秦军出现军心不稳的迹象，有些

士卒趁黑夜逃跑，被他们抓获。苻柳一听大喜，亲自审问，原来

这几个都是蒲坂一带人。说是王猛接到天王密旨，也不知为甚，

反正就赶紧带一部军队赶回京师。苻柳怕这几个是奸细，就下令

先将他们关押，待进一步核实再说。以后几日陆续传来消息，证

明王猛军确实已经撤走了多一半，并还在继续撤退，而且行动极

其诡秘，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再过了几日，终于从长安回来了

派去的心腹细作说，桓温趁五公反秦，集结了五万大军进攻大秦

南线。日前晋军已经占了南阳，桓温扬言一个月内拿下长安。关

中空虚，秦廷震动。听说天王已经好几日不上朝，亲自督师抗晋

去了。

好啊！果然如此。苻柳早就料到晋国必定不会坐失良机，桓

温定会趁机大举进攻，以报当年失利之仇。桓温此人不可小觑，

他曾两次北伐，一次距长安仅一步之遥，另一次已经拿下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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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逼潼关。这次他肯定是志在必得，必须赶在桓温之前夺取关中。

于是苻柳留下五千兵固守蒲坂，亲率二万人直取四百余里外的长

安。他要打苻坚一个出其不意、措手不及，一举拿下京师，震慑

各路诸侯，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

直到确定秦军已经完全从蒲坂附近撤尽，苻柳才下令反攻。

大军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地三日行了一百五十余里，都没有遇到抵

抗，于是就放心大胆地向长安进军。谁知在一处丘陵峡谷中受到

王猛亲自率领的两万军的伏击。只见漫山遍野都是王师，“天王

口谕，降者免罪”声此起彼伏。降者果然不少，而抵抗者多被射

杀。苻柳慌忙指挥突围，但已损失惨重。回军路上，他正庆幸还

有三十里就可回到蒲坂，岂料却受到邓羌七千精骑的袭击，而且

也是一阵“天王口谕，降者免罪”声，使本来就如惊弓之鸟的苻

柳军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苻柳仓惶逃回蒲坂时身边仅剩数百骑。

当天夜里，惊魂未定疲惫不堪的苻柳睡得正香，忽然听见人

声嘈杂，乱成一片。他睁眼一看，只见外面火光冲天。他腾地跳

了起来，抓起衣服往身上一披，就听侍卫来报说：“启禀大将军，

城门已破……”

蒲坂城墙以高大坚固著称，堪称河东第一，因此侍卫禀报的

消息令苻柳难以置信：“什么！城门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攻破？

不能！”心急慌忙的苻柳抓起枕头下的一个小包和随身佩剑，不

等衣服穿好就跑了出去。

一边追着的侍卫说：“启禀大将军，城里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大

批敌军，人数不详，估计至少有几百人。城门乃为他们打开，放

火者也是他们。秦军已经大批涌入。”

苻柳根本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被俘虏。他被绑得结结

实实，押解到自己刚刚跑出来不久的晋公大将军府。端坐在大堂

上的王猛一见，顿时松了口气。陈鹤报告在苻柳身上搜到“吴王

之箭”。王猛大喜，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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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柳，这‘吴王之箭’是从何处得之？是否为通敌信物，你

从实招来！”

苻柳对此早有准备，平静地说：“此乃士兵在野外捡到 , 上交

于我。非为信物，请丞相明鉴。”

王猛冷笑道：“野外捡到之物？哼！那你为何在这深夜鏖战危

难之极千钧一发之际还将它带在身上？可见它绝非寻常之物！”

这下苻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时中军来报：“朝廷派钦差

郜公公来宣旨，已经进了西门。”

王猛急忙吩咐陈鹤说：“你速到门外迎接，请郜公公在外堂稍等，

我这就去接旨。”陈鹤领命刚刚离开，王猛就大声道：“刀斧手！”

“末将在！”

“奉旨：立即将叛贼首领苻柳斩首！”

大惊失色的苻柳高喊：“苻柳知罪，请丞相饶命！”旁边的吕

婆罗急忙提醒说 :

“丞相，天王……”

王猛看都不看他，厉声道 ：“本丞相自有主意，尔等不得多

言！立即执行！”

只听得苻柳被边拖边喊“丞相饶命，请丞相让我面见天王请

罪”地弄到门口，一瞬间就身首异处了。

当郜酩在陈鹤的陪同下走进大门时，第一眼就看见地上有一

具尸体横陈。上前仔细一看，竟然是苻柳！郜酩惊得目瞪口呆，

不禁愣着站了片刻，又木呆呆地看了看已经出来迎接的王猛，想

不到他竟然动手如此之快。郜酩一面叹气一面进去宣旨。不出王

猛所料，这道圣旨果然就是苻坚怕王猛俘虏苻柳后将其杀害，特

意再派郜酩来宣旨，并让郜酩亲自将苻柳押解回长安。郜酩连宣

旨都已经没有了平时的庄严与洪亮，念完之后重重叹了一口气。

王猛说完“臣王猛领旨”后见郜酩愁眉苦脸，就安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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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不必担心，此事与公公无涉。猛既然敢做，自然敢当。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猛乃执行天王旨意，绝无过错……”

“天王哪里有杀苻柳的旨意？”郜酩瞪大了眼睛打断他道，

“丞相可不能……”他把已到嘴边的“矫诏”两字又咽了回去，心

想，莫非天王真给他密旨了不成？要不然王猛胆子再大也不敢矫

诏啊！

王猛狡黠地笑了笑，说：“公公回京后只管据实禀报便是。猛

自有主张，天王不会怪罪。”他端起茶碗说：“请！”

回到长安，王猛立即进宫面见苻坚。脸色铁青的苻坚见到跪

在地上“请罪”的王猛第一句话就是厉声责问道：

“朕下达两道旨意你竟然都不遵，你王猛眼里还有朕么！”这

时他的声音更加大了起来：“你居然还敢捏造说什么‘执行天王旨

意’，朕何时曾下达过杀晋公的旨意？你这岂非矫诏！”苻坚边说

边在屋里快步走动，他决定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给王猛一个严厉处

分，否则他胆子会更大，不定会给自己闯出什么大祸来。

跪着的王猛抬起头来并无丝毫紧张惶恐之状，而是一脸无奈

地说：“臣岂敢矫诏 ! 当时天王让我等向叛乱之五公宣谕时有言：

‘若不悔悟，城破之时即身死之刻’。陛下虽有两道圣旨，第一道

臣及时接到。而在第二道圣旨到前，陈鹤等在苻柳身上搜到“吴

王之箭”，显然是与燕吴王慕容垂的通敌信物无疑。当时蒲坂城内

苻柳残部尚未肃清，十分混乱，人心惶惶。数万燕军离蒲坂不远，

前锋不过三五十里而已，一两个时辰即可赶到。为免后患，臣依

据天王口谕，下令斩杀苻柳。故未见第二道圣旨。请天王恕臣将

在外临机专断不妥之罪。”

苻坚背着手气呼呼地在屋子里快步走来走去，反复看看王猛，

心里有些怀疑王猛是故意先杀苻柳。因为郜铭返回长安后苻坚曾

详细询问事情经过，郜铭不敢隐瞒，据实相告，说就差了不到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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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辰。可是苻坚心想，自己毕竟当初确实说过这句话，何况又

出来个“吴王之箭”！现在人也死了，只好随他去了。过了一会

儿他才悻悻地说：“你起来吧。” 他见王猛依然跪着，就说，“朕恕

你无罪了，还跪着作什么！”

“谢陛下。”王猛仍然跪着，十分歉疚地说，“臣恳请陛下恕臣

擅自做主，越权答应让邓羌任司隶校尉之罪。”

“什么！邓羌此请你答应了？”苻坚脸上马上露出了极其不悦

之色，这确实越权太过！司隶校尉这种职务在品级上虽然不是最

高，但权力之大，足以进入众多大臣前五。这王猛简直太胡来！

苻坚说罢反背着手在屋里走了几步，回身气呼呼地瞪着他，不过

终于忍住没有发作。

王猛看出苻坚心中所想，解释说：“邓羌要求此职，已非一次。

臣怕其积习难改，均拒其所请。但陛下曾教导臣需‘用奇才’，邓

羌是个奇才，奇才有时不能正用，须得奇用才是。故而臣答应他

攻下蒲坂，保他恢复司隶校尉之职。他也向臣发誓，再不酗酒误

事。臣还警告他，若再出事，不但司隶校尉将被再次撤职，还会

让他送掉老命！邓羌都一一答应。此次蒲坂之役，若无邓羌之计、

之力，绝不会如此顺利。故臣恳请天王恩准此不情之请。”

“唉！”苻坚听着听着气也就慢慢消了下来。心想，这王猛就

是有心计，绕了半天，还是在执行自己的旨意。他总有理！沉吟

了一会儿，苻坚说：“君为大都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临机

专断之权。此事就依君言。”

王猛心里顿时轻松了，说：“谢陛下。不过为严肃法纪，臣仍

应受到处分，否则将来纲纪必将大乱。”

苻坚想了想，问道：“邓羌要官你答应之事，他人可知？”

王猛摇头说：“除其亲随外，他人不知。”

苻坚高兴地说：“那就作罢。”停顿片刻，他虽然笑着却举着



14

前
秦
天
王

苻
坚

（下）

手指道，“下不为例！”

王猛连忙起立垂首拱手正色道：“臣遵旨。臣谢陛下！”

于是在朝堂议政时，王猛以邓羌军功卓越，郑重保举邓羌为

司隶校尉。苻坚严肃地说：“司隶校尉吏责非常，乃朝廷重臣，必

大才奇才足以充任，非所以优礼名将也。邓羌有廉颇、李广之材，

平定叛乱，北扫匈奴，南荡残晋，司隶校尉何足婴之！其进号镇

军将军，位特进！”邓羌大喜跪拜谢恩，起立后又特意朝王猛拱

手致谢。

占据陕城（注：今河南省陕县）的洛州刺史魏公苻庾一听苻

柳大败，又接到王猛招降书说苻双、苻武已死，知道大势已去，

惊恐不已。而燕国内争不休，燕帝慕容暐命乳臭未干的十一岁的

弟弟慕容冲为大司马，大权掌握在太傅慕容评手里。眼看燕军救

兵迟迟不到，自己实在难以继续支持，于是就遣使给慕容垂与燕

中书令皇甫真送去密信求救。他写道 ：“苻坚、王猛皆人杰也，窥

燕已久。今若不取，他日燕之君臣必悔之无及也。”

其实慕容垂一直认为五公之乱乃天赐大燕良机，一再错失，

至为可惜。现在利用符庾乃最后机会，不可再失。他私下对皇甫

真说：“方为人患者必在于秦，主上富于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观

太傅度略，岂能抗苻坚、王猛乎？”

符庾哪里想到，本来慕容暐已经与群下议定遣大军救苻庾，

趁机夺取关中。但是如今权倾燕国的太傅慕容评素无经略，又受

苻坚大量贿赂，就阻止说：“现在大燕实力远不如先帝之时，且我

等经略也不及故太宰，是故臣以为目前不宜得罪氐秦，更不能助

符庾，只能闭关息旅，保宁疆域足矣。”

一心想请燕国派兵帮自己反苻坚夺回朝廷大权的符庾眼看根

本指不上了，于是索性把陕城献给了燕国。慕容垂虽然有了这个

座上客，但是掌握朝政大权的太傅哥哥慕容评却不许发兵伐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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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徒唤奈何。氐秦的五公叛乱如今已经完全平定，四公俱死，

独符庾尚存，苻坚和王猛绝不会放过他，早晚会设法将他除掉。

现在符庾在自己手里，若是燕国决心攻秦，对自己自然大有用处，

否则岂不反倒成为一大负担！他心中不禁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虽然以前只要李威出征，苟青就一直牵挂不已，寝食难安，

但是从未像这次他去平定凉州那样，使苟青日夜担惊受怕。她总

有一种不祥之感，觉得此次恐怕真的是生离死别。她每日都注意

有没有西征大军的消息。苻坚来请安时，她就直接问：“你舅爷可

好？”她听到的都是西征大军节节胜利的好消息，但是每次做梦

却总是李威负伤或下落不明，几次夜里惊醒过来，甚至浑身冷汗。

她每日在自己正殿中央的佛龛前祈祷，每隔十日都要到长安最大

的永福寺烧香许愿，求佛祖保佑李威平安。

眼看着凉州即将攻克，却传来了李威战死的噩耗。苟青悲痛

万分，茶饭不进。宦官说天王忙于政务一时不能前来请安。苟青

每日派宦官催问，苻坚终于在散朝后来看望母亲。苟青恶狠狠地

瞪着儿子大声道：“你说，你舅爷究竟是怎么死的？他身经百战，

所向无敌，受伤都极少。此次战事如此顺利，他作为主帅，难道

还用亲冒矢石么？你照实说，舅爷是不是你派人害死的？”

尴尬不已的苻坚知道母亲肯定会怀疑自己，如果母亲说出

“生身之父”四字，那就坏大事了。所以他事先就想好了办法，将

李威的副将陈翊带了来。他说：“母后请想，陈翊乃儿臣的宫廷警

卫主官，儿臣将身边精锐警卫一半让陈翊带走，目的就是保护舅

爷万无一失。还是请陈翊说吧。”

陈翊的左臂裸露，左肩下方绑着白色布带中露出膏药，恭敬

地跪在地上，面容憔悴心情沉重十分内疚地说：“天王确实交代末

将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好太尉大将军，末将与众袍泽也确实一直

精心护卫。就在攻占凉州最后一役时，大将军突然坚持一定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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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出战，说是整个战役即将结束，主帅未亲自上阵有失表率。我

等力阻无效，末将就率领精锐紧紧跟着大将军，前后护卫。后来

在追击残敌中，大将军下令，所有随从包括末将在内，不许与他

争功，留在原地不动，由他一人前去杀掉那几个残敌。谁若不听

跟随，以抗命论处，当场斩决。于是我等只好原地不动。大将军

说罢就独自拍马冲向前去。末将怕大将军有失，待大将军走出百

步时，就带领禁军百余人追了上去。就在此时，一股残敌射来许

多箭驽，只见大将军身中数箭倒在了地上。末将臂膊上也中了一

箭，连忙冲上前去察看，大将军已经殉国。”

这时李威的遗体已经运回长安。苻坚降旨，为大秦太尉征西

大将军建宁公李威举行厚葬。苻坚亲自扶灵，腰缠四指宽白色麻

带，王冠上穿过一根四尺长白色帛绦，荡于两肩之下。他在墓前

亲自奉香，流泪长揖。大小臣工与宦官禁军无不感动。人们都知

道李威乃国舅，天王呼之为“舅爷”，与称其他长辈只称官职迥

异。李威在诛杀厉王夺取王位时起了关键作用。李威身后备极哀

荣，理所当然，为大秦高官中空前绝后。

苟青没有参加葬礼。她怕届时不能自已，反倒泄露天机，借

口不适，只在自己宫中默默祈祷。她当时一听陈翊所言就明白了，

李威为何不准任何侍卫跟随，独自一人不顾一切地冲向前方，他

是为了“永不回京”而故意战死在外，以免连累天王儿子。苟青

从此断荤，在自己宫中正加殿设了一个佛龛，带发修行。她不断

回忆自己一生做错的种种事情，她相信这是报应，是上天因自己

对不起梅月和苻法给予的惩罚。她甘心领罪领罚，这样自己心里

才能稍微踏实些。

多年来苟青从未去过梅月墓地，这日她特地前去祭拜。一身

黑衣没有任何饰物的苟青在梅月墓前亲自一一插上香烛，逐一点

燃。出乎所有随行大臣和宦官宫女意外的是，身为太后的苟青竟

然恭恭敬敬地对皇后义妹义德妃行跪拜大礼，极其郑重地慢慢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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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三次！她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流泪。近旁的宫女宦官

见她嘴唇不停地翕动，似乎念念有词。只有陪同她去的刘芳猜到

她是在请求梅月原谅，而且太后此来必定与李威之死给她的打击

有关，不过究竟为何太后如此郑重其事，刘芳也不甚了了。苟青

知道，儿子最爱梅月，如果她是苻坚夫人，那么符生虽然残暴无

耻之极，也还不至于将她抢入宫中，她就不会死于非命。她理应

成为大秦天王王后。若是梅月成为王后，那么她对儿子的影响也

许会比自己大得多。她就有能力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尤其是

处死苻法——不至于弄到后来无法收拾的地步。

她感到更加对不起的是苻法。对，正是李威在关键时刻派人

把自己叫来，否则苻法就会当上皇帝。苻法一再主动将皇位让出，

仁义古今罕见。且在兄弟情谊上仁至义尽，无可挑剔。而自己将

事情做得太绝，竟然坚持将他赐死，等于是杀了恩人，恩将仇报，

天理不容。如今李威之死是自己在遭上天报应，罪有应得。她打

听到苻法墓地所在，亲自前去祭奠。除了没有下跪，一切均按王

礼，而且亲自上香三拜。从进墓地起苟青就一直流泪不止，心中

无数遍地念着“恳请恕我不仁不义之罪”“我代李威恳请宽恕，容

来生再报大恩”等语。

两处祭奠回来之后不久，苟青原本打算自缢。转念一想，这

样有失皇家体面，不但对儿子天王不利，而且反倒容易令人联想

到是由于李威之死所引起，从而产生怀疑。她还想过绝食，但随

即就被自己否定。因为立刻就会被宦官发现禀报儿子，而且这与

自缢一样容易与李威之死联系起来。最后她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

之法：减食！七日后别人才发现太后饮食越来越少，立即禀报天

王。苻坚知道母亲为什么心绪恶劣，经常来探望劝慰。御医也来

诊治，先是调理脾胃，后来又补气补心，皆不见效。到后来苟青

终于粒米不进，十八日后大秦苟太后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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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丽虽然行动限于本宫，不过她明白只要自己现在不说李威

之事就无妨，所以还是能够从宦官和宫女那里得知皇宫内外的一

些重大消息。刚刚得知李威奉命西征的消息时，她心中还暗自诅

咒老天爷一定要让李威死于战场，最好是身首异处，尸骨无收。

因此当李威的死讯传来时，她不禁为自己的诅咒成功而兴奋不已。

心想，苍天有眼，终于为自己除去了一个仇人。她在自己后殿的

佛龛前上香深深拜谢佛祖与上天，拜谢祖宗保佑，情绪之好为几

个月来所未有，甚至引起宦官、宫女的注意，只是谁也不知就里

罢了。但几日后当她听说了李威之死的具体经过，不觉深为震

撼，明白李威是故意寻死！强丽心想李威之所以这样做，归根结

底是由于自己掌握了这个天大秘密之故，而苻坚又不忍心杀害自

己，只得将亲生父亲放逐，李威致有此难。强丽的内心翻江倒海，

悔恨不已。坚头虽然从自己儿子手里夺了皇位，但毕竟是苻生实

在不堪，导致天怒人怨。连她另外的几个儿子都抱怨哥哥过于残

暴，四面树敌。她了解李威为人善良忠厚，几十年来对她们母子

一直很好。如今她的几个儿子除苻庾外全都死去，都是自己害了

他们！如果不是自己对于儿子失去皇位和弟弟强德之死始终耿耿

于怀，唆使与支持儿子们叛乱，他们也不会不得善终。她越想越

感到沉痛万分，惭愧无比。自己害了别人，也害了儿子，失去一

切，并没有得到幸福。现在这个结局，怕是自己遭受的报应。强

丽从此终日抑郁寡欢，神思恍惚。当她听说苟青去梅月墓和苻法

墓祭扫时，明白苟青是在为自己铸成的大错忏悔，心中十分感动。

她如今深感自己也应该忏悔，只是已经没有机会。即使她向天王

提出要去李威墓前跪拜祭奠，只怕苻坚、苟青也不会相信，反倒

自取其辱。不久之后，传来苟太后饮食渐减健康日衰的消息，强

丽心想，必定是受李威噩耗打击太大所致，过些日子自然会慢慢

过去，直到后来得知苟青死讯，她才明白这是绝食之故。强丽心

中大恸，认为苟青之死也是由于自己害她所致，她想起两人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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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岁开始就一直情同姐妹，亲密无间。就是这几年自己被仇恨和

权力蒙蔽了双眼，以致最后两败俱伤，自己毁了自己。于是当天

晚上就自缢了。

苻坚闻报强太后薨，大惊，十分感慨。他虽然由于去了一块

巨大心病而感到宽慰，但是却为强太后的行为感动不已。他明白

这是强丽的忏悔之举，她将那天大的秘密带入阴间，让苻坚放心。

苻坚立即命郜酩宣口谕，特别强调：“强太后病故，以太后礼葬。

宫中若有人胡说，以抗旨论，立斩！”






